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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创作是高品质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风向
标。一个好的主题能够引导儿童正确认识世界，理
解生活。在当前的出版领域，市场与评奖已成为两
根重要的指挥棒，对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和作家们的
创作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

市场体现了读者的选择，是作品能够获得大众
关注与欢迎的直接呈现。评奖则是对作品艺术价
值、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的一种专业评价。值得注
意的是，市场与评奖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差异。某些
作品在市场上受到读者的欢迎，却未必能得到评委
的专业认可；反之，评委看好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够
得到读者的喜爱。这种差异现象背后，既有文化审
美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市场与专业之间存在的价值
差异。高品质的儿童文学创作应当是作家对“儿童
至上”理念的自觉追求与实践的过程。

回首20多年的创作历程，我在自觉和不自觉
中写下了多部被出版社和评论家归为主题创作类
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在不断印证，我也是摸着主
题创作这块石头，从文学的大河中趟过来的一员。

2007年，我开始动笔创作《流动的花朵》。那
时，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说法尚不明了，我在创作
之初对此也毫无概念，纯粹就是凭着一股子初生牛
犊般的写作热情和对教育的了解，觉得应该尽快将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这个题材写下来。那阵子，只要
一想到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情景我就夜不能寐。农民
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享有和城里的孩子

一样公平的教育待遇。在当时奋笔疾书的初衷里，
根本没有市场和评奖的想法，就是觉得应该把现状
写下来，把我对教育公平的愿景写下来，希望更多
的人能关注这个群体，从而让教育公平成为可能。
写完后，出版社觉得作品的主题具有前瞻性，可以
参与评奖。

就这样，一部完全由我自发创作的作品获得了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现在回想起来，《流动的花
朵》能成为主题创作的成功个例，很关键的一点是
我在创作时没有受到所谓的市场和评奖的束缚和
干扰，完全是笔书我心，口说我想。

我的本职工作是教育，多年的创作和育人体
验，让我认识到儿童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儿童
的发展，所以唯有立于“儿童至上”的创作才真正是
儿童所需要的，儿童成长所需要的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就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有益儿童成长的
创作就是主题创作。

在创作《流动的花朵》时，我的出发点很单纯，
就是想写一部和当时童书市场上的其他作品区别
度很大的现实题材作品，我给自己设定的创作标准
就是作品要贴近孩子的真实生活情状，能让孩子们
一下就读到自己的样子。为此，我一直非常注意观
察身边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有一次，我去一所新建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
校上语文课，当无意中在阶梯教室的桌肚里看见

“将来我要做本地人”这行歪歪扭扭的字时，那些我

熟悉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形象一个个浮现在我
的脑海，让我兴奋，让我感慨，并催促我去深入采
访和思考，写下了王弟的故事。少年王弟是我在
作品里塑造的主人公，王弟和姐姐王花跟随打工
的父母一起来到美丽的江南城市，和所有外来民
工家庭一样，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灾难一个接一
个向他们袭来，他们的生活无比艰辛。

随着创作的推进，我日益觉悟到，儿童文学的
创作，是对“儿童至上”的艺术阐述和不懈追求，创
作主题类儿童文学的目的，不应尽是直书现状。儿
童纯洁的心灵犹如白纸，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必须艺
术地表达，才能让孩子乐于沉浸其中，生出成长动
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主题和人物设计进行了
艺术调整。

主题表达上我没有停笔于农民工子女上学难，
而是着力去描绘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比如，当王
弟得知外地生将全部被分流到新市民子女学校上
课时，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他觉得外地生像多
余的人一样被无情地赶出了公办学校。为了让读者
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我大胆提前刻画了教育公平
的美好前景。呈现在王弟眼前的新市民子女学校的
一切并不是他想象的样子，那里不仅有很好的环
境，同样也有很好的老师，特别让王弟兴奋的是连
他最喜欢的吴老师也到了新市民子女学校支教，继
续做他的老师。

主题创作素材来源于现实，人物的真实性是打

动读者的根本。为塑造人物，我刻画了王弟身体里
的两个“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自卑，遇
到问题会害怕、退缩，甚至瑟瑟发抖；右边的倔强，
遇到问题会不服气，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
这两个“我”肩并肩站在王弟身体里，你挤我，我挤
你，只要王弟的思维稍微朝任何一方偏一点点，那
一方就站出来说话、指挥。所以，有的时候王弟很自
卑，有的时候又很倔强。两个“我”在王弟的身体里
不停挤压和碰撞的过程，正是王弟成长的过程。这
样的两个“我”，很容易让读者觉得是真实的，并会
和自己作比较。

“儿童至上”，是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要求，
同样是对作家创作态度的要求。儿童文学的服务对
象是儿童，儿童文学作家的心里只有时刻装着儿
童，时刻想着儿童，才可能创作出写到孩子心里的
作品。创作《流动的花朵》时，我和主人公王弟生活
在一起，我忧愁着他的忧愁，快乐着他的快乐。王
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他的名字不一定
叫王弟。

儿童是美的化身，给儿童享用的文学应该是精
致而有温度的。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不是对
市场和评奖的迎合，而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用心把
握。尊重市场和评奖，坚守“儿童至上”，以贴近真实
生活的小切口用艺术的手法来反映大主题，才有可
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佳作。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坚守坚守““儿童至上儿童至上””，，让高品质创作成为可能让高品质创作成为可能
□徐 玲

200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施主题
出版工程，至今已20年有余。中宣部、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对入选的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
给予基金申报、宣传报道、展示展销等多方面的支
持，支持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不少出版单位将主题
出版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这一来自出版领域的重
要政策，推动了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不断扩容，也
迅速累积了一些问题，形成一个当下性的、被高度
关注与讨论的文学话题。这再次显现出儿童文学
的“文学主体性”的自我确认，还处在一种“在路上”
的状态。

虽然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制度政策、媒介
传播与文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文学作
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独特的审美属性和艺术
特性也是清晰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作家是具有自觉性的主体，以个性化的审美体
验、情感体悟与艺术创造，传达对现实世界的认
识与感悟。文学通过情感体验去发现美，传达美，
创造美，满足自身的审美创造需要，为社会提供审
美价值。

主题出版“热潮”为儿童文学创
作拓宽边界

回到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
件、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
应该讲，主题出版工程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主题出版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
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选题视野，揭示了更具历史
维度与思想深度的主题价值，推动着儿童文学不
必以“童心童趣”而自限于清浅、非主流、非功利
的写作设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题出版还让
部分作家寻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获得了新的开
掘方向，寻找到有价值的写作内容。不少主题出
版物是由出版人物色作家、组织采风、督促创作，
并得以最终面世的。

在主题出版成为“热潮”的时代背景下，我国
当下儿童文学题材边界的空前延展、许多未书写
领域的拓荒性书写，儿童文学表现生活之开阔与
多维，都是有目共睹的。仅以近一年来读到的新
作为例，聚焦当下重大事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陈
楸帆新作《山歌海谣》以一种“近未来”的想象描
绘科技之城“碧城”的生活图景，严谨且富有诗意
地描写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与
重大环保战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在儿童
文学写作领域而言，还是第一次。葛竞新作《宇
宙的梦想》与曾有情、张子影新作《绽放太空的玫
瑰》，讴歌我国航天事业，书写新时代少年成长，
都是中国航天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凸显时代新
意的儿童文学作品。赵菱新作《会发光的声音》
以我国对口援藏、民族融合的时代主题展开创
作，聚焦“红领巾演讲员”群像，以建立空中课堂

等事件，展现新人、新事、新生活。王棵新作《珊
瑚在歌唱》的创作与我国珊瑚保护行动基本同
频，敏锐触及海洋保护、珊瑚知识等领域，关联了
中国珊瑚保护的多项举措。还有如保冬妮的首
部儿童小说《童年树》，描绘了60年、四代人如何
创造堪称人间奇迹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真
实故事。基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如刘东《回
家的孩子》是对东北城市大连深重而屈辱的殖民
历史的具象传达，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对大连人
民施行的奴化教育和残酷统治。再如，时值伟大
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马三枣的新作《慈
江雨》对这一重大主题做了具象化书写。这些主
题出版物均紧扣重大事件，发掘了独特的题材与
视角。

主题写作不能让作家的主体性
“缺席”

主题出版所助推的主题写作，无疑极大地拓
展了儿童文学创作题材领域的深度与广度，但回
到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问题上，还需谈及的是，主
题写作不能沦为命题写作、任务写作、缺乏作家
主体性的写作。创作这类题材时，作家若过于依
赖或过于用力于原始材料，不能将主题内化并充
分浸润作家主体性的情怀与感悟，就可能导致作
品艺术感染力的大打折扣。很多主题出版作品
艺术品质的粗糙是令人惋惜的。儿童文学的主
题写作，仍应是彰显作家主体性的、富有才情的
创作，是以文学情感之柔软细腻承载重大主题之

“重”，以具象的文学形象穿透重大事件之“硬”，
做出属于作家的、真挚的主客体交融后的个性化
文学创造与表达。

这让我想到阅读彭学军《大鸟》时脑海中蹦出
的关键词——文学的本位观与松弛感。《大鸟》是
一部聚焦鄱阳湖候鸟保护主题的、有原型人物的
时代之作。彭学军的创作，有意识地规避概念化、
宣教气，规避对人物的过度拔高。创作之初，彭学
军屡屡追问自己，原型人物为什么要如此破釜沉
舟地投入候鸟保护事业，并逐渐找到能说服自己
的理由。都市白领周蔷在一次拍摄经历中被白鹤
起舞的美所打动，不屈不挠地种藕救鹤，如果止步
于此，周蔷仅是一个令人仰视、远观的理想主义
者，是简单化、单向度的人物。作家让周蔷在现实
打击下逃离，再让敦煌石窟的千年白鹤触发她童
年心灵救赎与保护生态理想的和鸣，重新确认继
续的信念。作品中的儿童人物，作家也逐一赋予
他们合情合理的行为驱动，爱鸟护鸟的行为不仅
源于“施爱”，也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心灵的慰藉与
回馈。作品密织着生活细节与情感细节，阅读感
受流畅、松弛、真挚，带着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
性”的美学特质。还有如裘山山的《游过月亮
河》，重回1998年，以解放军战士抗洪抢险救助群
众为背景。裘山山有意识地将这一重大灾难做了

个体生命聚焦。正如有学者所说，“裘山山在这部
小说中采取了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将大
事件落地，落到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上。”作家落笔
于光伢子与郑连根，聚焦于灾难后的勉力疗愈，描
绘两颗受伤的心努力正视和纾解各自内心深处的
伤痛，通过施爱、互爱，建立新的情感联系并找回
自爱，找回朝向未来生活的希望。作家将二人间
真挚的情感互动徐徐地植入故事，以创伤书写纾
解创伤，并在最后的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情感冲击
力，触动人心。

让重大事件落地，探寻人性的纵
深处

创作才情之外，如何让重大事件落地，成为生
动感人的文学作品，同样检验作家的创作准备。刘
东创作《回家的孩子》，为了重回历史语境，翻捡资
料，写写停停，前后长达10年；舒辉波创作《听见
光》，前期准备是历时3年的追踪、120万字的笔
记；左昡创作《我的世界》，为了写好外卖骑手的故
事，深入北京那些巨大的、住着数万外来务工人员
的社区中生活，在平台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亲身体
验在炎炎夏日送外卖，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融入
他们的精神世界；马三枣之所以能在《慈江雨》中
写出抗美援朝亲历者般的真实感，源于这是作家
的老师于善明的真实故事，多次的采访、交谈，让
这位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支教少年鲜活于作家笔
下。亲历者个体视角的历史记忆、切身经历，是

“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没有介绍，战争实录的文献
中也没有记载”的，写出的是活生生的人。汤素
兰新作《绣虎少年》以湘绣技艺贯穿全篇，通过可
依托的大量地域生活素材与文化素材，自然呈现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涵容的诸多传统文
化，也写出了真正意义的“活态”的文化。

足够充分的创作准备，支撑了作品富有感染
力的主题，也更利于作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探
知、表达人类“真实”的心灵景象，让作品承载更
多维、更具深度的历史、文化、人性之思。翌平新
作《新雨过后的空山谷》，以体现时代特征、书写
新时代少年群像为主题，作家力避概念化、假想
式的少年书写，力求探寻当代少年心灵真相。我
视之为一部对抗思维惯性的作品——既是创作
思维惯性的对抗，也是成人认知思维惯性的对
抗。一位导演和一位摄像师策划了一档《灿烂青
春期》的真人秀节目，锁定了一些“问题孩子”，
把他们送到乡下去接受艰苦锻炼。这个故事很
容易陷入一种书写模式：乡村的艰苦劳动、淳朴
民风使少年实现完美蜕变，成人的教育目的达
成。这部作品相反，被圈定的几个“问题孩子”到
了乡间以后，不按成人制造“冲突”与“感动”的
台本走，而是以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坚定地主导
了节目的走向。这也是对当代少年时代特性的
精准把握。这种“失控”，是少年的自我确认与选

择，也是少年心灵的秘密成长。当作家在前四章
平行设置了四个孩子的故事时，惯性的处理方式
是将四个孩子的故事聚拢、交织，最终糅合成一
个整体，但翌平突破了这种设计。最后一章，作
家突然把“幕后”推到了“前台”，以一个“终章”
曝光了导演与摄像的理想。正是追求“真实”的
导演和摄像师，给予了少年们空间，让节目中的
少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成长轨迹。作家
也借此亮出了对少年成长的“守望者”的立场，
描绘了时代少年的成长真相，发人深省。左昡
的《我的世界》中，一个被遮掩在人类世界各路
精英、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热点下的都市新职业
群体——外卖骑手与他们的生活真切地走进了
大众视野。作家生动展现了这个群体自食其
力、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抱团取暖、相互鼓励
的人际关系。但作家的立意同样不仅是写个励
志故事，作品真实呈现了当下城市人与外来务
工者物质生活层面的差距，但并没有概念化地
将城里人写得颐指气使、傲娇冷漠，而是有意识
地摹写了当代文明环境中的“平等”与“尊重”。
作家也以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群体为镜像，反
观了现代都市隐在的问题，让作品的立意走向了
更深处。

同样能触发更深刻思索的作品，还有舒辉波
的非虚构新作《听见光》。作品真实描绘了中国
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张哲源的童年成长与曲
折坚韧的寻艺、寻光之路。作品一方面将健全人
不甚熟悉的领域——盲人生活做了一次深度的

“打开”，另一方面，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叙事主
体，作家充分表达了主体的在场。作家与笔下的
哲源共同追问着一系列问题：如何面对强大的命
运，一个人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健全人群体与
盲人等其他群体的“成功”指向是否应该有所差
异，盲人的人生是否限定了“边界”。哲源不竭努
力的精神状态，超越了自我限定，也为整个人类群
体修正了所谓“边界”与“限定”的认知。作品真
实深入盲人世界的同时，也给予健全人类深刻的
触动与思考。健全人世界对盲人世界形成的无意
识的限定，是需要去打破的成见。这显然是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这部作品的读者，显
然绝不仅仅是少年人。

主题写作并不因缘起于主题出版而受限，也
不因主题出版的起点而降低对创作终点的要求。
作家的主体性创作更不能简化为被动的任务写
作，若是三言两句便被参悟了主题，或者触目可及
的生硬理念浮游于空洞的故事架构之上，那是低
层次的命题写作。充分彰显作家主体性的主题写
作，不止于承载主题、复现事件，同时需具有创造
性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思想的深刻性。当主
题出版工程的主题开掘日益开阔、触及更多的主
题时；当主题写作成为一种对当下、对时代的敏感
捕捉与表达的常态，主题写作也便不必再成为一个
创作子类被区别探讨。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立意在更深处立意在更深处
□崔昕平

新时代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主题创作探微

本期发表评论家崔昕平和

作家徐玲的文章。

崔昕平结合近年来主题写

作与出版方面的实践，提出并

分析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

仍应是彰显作家主体性的、富

有才情的创作”“如何让重大事

件落地，成为生动感人的文学

作品，同样检验作家的创作准

备”等观点。文中对一些创作个

案和作品的评述分析，值得关

注和思考。

徐玲结合获奖作品《流动

的花朵》，从创作的“出发点”、

创作过程等角度，谈到了“儿童

文学作家的心里只有时刻装着

儿童，时刻想着儿童，才可能创

作出写到孩子心里的作品”等

感受。因为是真切的创作体验

和感悟，所以看似平常，却依然

珍贵，依然富有温度。

——方卫平


